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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风筝作为传统民间工艺，历史十

分悠久，是以竹篾为骨，尽显柔韧飘逸；以

彩纸为衣，凭糊、绘、裱等技法装点，筝面

或绘山水花鸟，或描神话典故。

徐州风筝正是手工风筝在徐州地区

的发展成果，选料精细、工艺精湛。其种类

丰富，有软翅类、硬翅类、板子类等，代表

样式为硬翅类的鹞子。从简单的燕子风筝

到复杂的龙头风筝，每只风筝都

藏着匠人的巧思，是凝结

传统技艺与美学

的鲜活载体。

徐 州 风 筝

●受访人

钟义臣，徐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 “徐州风筝” 代表性传承

人，他的指尖始终萦绕着老徐

州的风筝记忆。自小浸润在长

辈的制纸鸢氛围中，竹篾的弧

度、糊纸的力道、绘色的章法，

皆由家传技艺悉心滋养。

从童年的自娱之作到如今

的精品佳作，擅长燕子、蜻蜓、

龙头、凤凰等多种风筝的制作。

凭借精湛手艺，其传统风筝在

国际及全国各省市赛事中屡获

金奖，诸多作品更被收藏家与

风筝博物馆珍藏，成为徐州非

遗传承的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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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过大街小巷时，总有一抹

灵动划破天际，那是风筝乘风而上。竹

篾为骨，藏着匠人指尖的温度，每一道

弯曲都循着古法的韵律；彩纸为衣，晕

染着自然山水的诗意，从敦煌飞天的

灵动飘带，到燕子的圆润羽毛，一笔一

画皆是传统美学的凝练。

它曾是古人休闲的玩伴，“儿童

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情

愫深深扎根于人们生活。如今仍是流

动的文化名片，在孩童的笑声里、在老

手艺人的专注中，续写着人们与风和

天空的约定。当纸鸢扶摇而上，不仅是

一片彩纸挣脱地心引力，更是一个飞

天的梦想在天地间轻盈起舞，将时光

的褶皱轻轻抚平。

风筝从来不是小众的玩物，它是
跨越年龄、性别的休闲活动，孩童追着
线奔跑，老者握着轴浅笑，这抹灵动身
影早已嵌入人们的生活肌理。而关于
风筝的传说，恰似风中絮语，天南海北
皆有，在岁月里流转不息。

在徐州，张良放风筝的故事更是
家喻户晓，成为地域记忆里最鲜活的
一笔。

钟义臣告诉记者，相传两千多年
前，楚汉相争到了决战关头，张良为瓦
解楚军斗志，乘着巨大风筝随风而起，
飞至楚营附近。他持箫吹奏楚地乐曲，

熟悉的乡音萦绕军营，使得楚军军心瞬间涣散，
汉军借此一举获胜。
“这自然是段趣谈。”钟义臣笑着摆手说，

“先不说古时风筝能否载人飞天，单是地点就不
太确定，有说在垓下，也有说在咱徐州子房山。”
他话锋一转，“但这正说明，人们早就有关于风
筝的概念了，风筝很早就出现在人们生活中。”

放风筝是刻在多数人童年里的爱好，钟义臣
的儿时也不例外。

空闲里追着风跑、看纸鸢上云霄的快乐，他
从不缺。只不过和寻常孩子不同，他手中牵动的
每一只风筝，从来不是市集上买来的成品。

钟义臣的爷爷是邻里皆知的风筝高手，手巧
心细，扎出的风筝总能引得众人称赞。

他儿时放飞的第一只风筝，便出自爷爷之
手。“风筝不只是玩物，更藏着说不尽的美感，
线条的流转、轮廓的灵动、颜色的搭配，都让人
着迷。”

在放风筝的活动里，他渐渐对做风筝生出
兴趣，便跟着爷爷学手艺。或许是天赋使然，10
岁时的他已能独立完成整只风筝的扎制。“不
过刚开始做的都是最简单的样式，燕子、蜻蜓之
类，这些用竹材很少，结构简单，图案也朴

素。”钟义臣回忆道。
“小时候，家中院里有

燕子筑巢，叽叽喳喳的特
别热闹。” 钟义臣笑着感
慨，“我做的第一只风筝，
选了燕子造型。看着它在
空中翻飞，觉得那就是我
的童年，满是无忧无虑的
模样。” 这段与燕为邻的
记忆，也成了他与风筝缘
分最初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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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风筝，结构是骨架，筝面是衣服，骨架
不稳当，再好看的衣服也没用。”钟义臣指尖摩
挲着一根竹篾，语气笃定，“筝面画得糙点，顶
多是不好看，可骨架歪了、配重差了，风筝上天
就东倒西歪，根本飞不好。”这是他从爷爷那儿
学来的第一课，也是几十年做风筝生涯的铁律。

在钟义臣看来，传统风筝的制作绕不开
“扎、糊、绘、放”四字诀，每一步都藏着门道。

“扎骨架是第一关，得选结实的毛竹，这种
竹子纤维细密，韧性十足。” 他边说边比划，
“先把竹子劈成竹篾，然后放在火上烤，使它弯
出弧度。”
“比较常制作的是燕子风筝，有燕子、瘦燕

子、小燕子等等，基本都是圆头尖尾造型，属于硬翅风筝，
骨架很结实。”钟义臣告诉记者，硬翅风筝的翅膀由两根
竹篾固定，形成两边高、中间凹的通风道。翅膀上下均有
支撑，结构封闭，稳定性强。

软翅风筝的妙处藏在翅膀末端，这里不用竹篾支撑，
改用软性布料或薄纸，风一吹便顺势摆动，灵动得像真鸟
振翅。
“除了硬翅、软翅，还有硬板、软板风筝。”钟义臣补

充道，“它们的区别和翅类风筝相似，核心在支撑方式不
同，只是翅类风筝多立体，能看出造型结构；板类风筝则
偏平面，更像一幅画。”

扎竹篾时得用棉线绑扎，节点要藏在竹篾内侧，既牢
固又不硌手，“绑线要像系鞋带似的松紧适度，太紧竹篾
会绷裂，太松骨架会散开。”

骨架扎好就到了“糊”的环节。
“我小时候用作业本的纸糊风筝，薄是薄，但也能

飞。”钟义臣笑着说，“现在都用棉纸，纤维细密结实，抗
风性也强。”

糊纸前要先把纸裁成比骨架大一圈的形状，刷上稀释
的米浆，“米浆得稠稀适中，太稠纸会硬脆，太稀粘不
牢。”糊的时候要从中心向四周抚平，“每一处都要贴实，
不然上天后风一灌进来，筝面就鼓包变形了。”
“绘”是给风筝添灵气的步骤。
钟义臣表示，不管画什么样的图案，颜料都不能涂太

厚，不然增加了重量，风筝飞不高。在他看来，绘色是“锦
上添花”，骨架和糊工才是“雪中送炭”。

最后一步“放”，既是检验成果，也是调整的过程。
“拿着风筝逆风走几步，一松手送上天。” 钟义臣示范
着拉线的动作，“看它在空中是否倾斜，往哪边偏就说
明哪边重，不平衡，要重新调整骨架，直到它稳稳地飞
在天上。”

扎、糊、绘、放，在钟义臣的讲述里，每道工序都是
为了“能飞得好看”。这或许就是手工风筝的魅力，骨
架藏着匠心，筝面绘着巧思，最终都要交给风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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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风筝艺术，既要会老手艺，又要
有新心思。”钟义臣摩挲着桌上巨大的蝉
形风筝，这只硬板风筝耗费了他近一个月
时间，是构思许久后缓慢制作的。

风筝整体好像一幅画，上面嵌着二十
多个大小不一的哨口，“大哨口发低音，小
哨口出高音，风一吹就成了‘蝉鸣’，比普
通硬板风筝多了声响乐趣。”

更精巧的是筝面图案，绘有许多蝙
蝠，“‘蝠’通‘福’，做风筝，得把吉祥寓
意藏进去。”

这只会“唱歌”的蝉风筝，正是他在
传承中创新的突破。“你看这个风筝的颜

色，是不是比较鲜艳？”他笑着说，“是我根据现在流
行的国潮风格，搭配的一些色彩，等回头飞到天上，
会很好看。”

在这个巨大蝉形风筝之外，钟义臣也制作了一
些小风筝，小燕子这种属于比较常见的，微型风筝则
十分新颖。茶几上摆着一个蝴蝶风筝，做成标本的形
状，它还没有人的巴掌大，比用来对比的游戏币只大
一些。“这种也可以放，只是放不高，也能当摆件。”
他介绍道。

手艺传承的种子，也在校园里悄悄发芽。
近些年，钟义臣常带着竹篾、棉纸走进中小学，

教孩子们扎简单的板类风筝。“先教劈竹篾，再讲糊
纸技巧，最后让他们画自己喜欢的图案。”有个孩子
在风筝上画了宇航员，说要让“太空风筝”飞上天，
这让钟义臣格外触动，“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老物
件，得让孩子们觉得好玩、有用，才传得下去。”

在传承创新之余，各类风筝比赛，则成了钟义臣
进一步宣传风筝文化的舞台。
“比赛讲究‘做放双优’，骨架扎得歪、图案糊

得皱，第一眼就失分；放飞时飞不高、老打转，同样
也扣分。想获胜，既要做得好看，又要放得漂亮。”曾
经获得过不少风筝比赛奖项的钟义臣，下一步打算
带着即将完成的蝉形风筝参赛，“在我看来，传统的
手工风筝既能守得住文化根，也能玩出符合潮流的
新花样。”

从儿时朴素的燕子风筝，到如今会“鸣”的彩
蝉；从庭院里的自娱之作，到校园中的教学课堂，再
到风筝赛场的天空，钟义臣的风筝里，藏着传承的脉
络，贯彻着“扎糊绘放”的老规矩，添上了符合时代
潮流的新巧思。

秋风起，钟义臣手中的线轴转动，风筝扶摇而
上。跨越千秋的风筝线，一头系着老手艺人的记忆，
一头连着非遗传承的未来，让匠心与梦想永远翱翔
在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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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义臣展示自己的燕子

风筝（瘦燕子）。

燕子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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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筝用的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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